【小电影剧本】

街坊大姐唠家常

陈武光

（一）

那个年代。

一天，酷暑逼人。

大树下。几个街坊大姐，个个手上摇着一把大扇子，围坐一起，聊着大天。
一个大姐手上拿着一把崭新的葵扇，葵扇边上用针线缝的花布条，花里花俏，格外显眼。
一个大姐在一旁问她：“这把扇子这么漂亮，在哪里买的？”
那个大姐开心地答道：“托朋友在新会买的，买一把葵扇不容易，用布条缝个布边又好看又耐用。”
另一个大姐，扑哧，扑哧，扇着一把大蒲扇。插对大家说：“别看这把烂蒲扇，笨头笨脑，那天路过山货店，看到店门口排起长队，我也挤了进去，排了大半天的队，才买到这把烂蒲扇。”
“这个月肉票用完了没有？”一个大姐突然换了一个话题。
另一个大姐答话：“一张肉票，才买三毛钱，哪够吃，早就用完了。我们家那两个小孩长身体，见到猪肉抢着吃，都给他们吃，也嫌不够，好在我在天台围了一个鸡笼，养了几只鸡，有时还可以拣到几个蛋，偶尔劏一只鸡，改善伙食，补充营养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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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起养鸡，越讲越兴奋。一个大姐神秘地说：“你们没听说养鸡几乎出人命了？”
大家一听都紧张地问：“真有那么严重？怎么回事？”
那个大姐说：“有一家人养鸡，把鸡笼搭在人家的墙壁边上，那家人闻到鸡屎臭味，昨天拿着一把斧头，气凶凶要砍人。”
另一个大姐说：“鸡养到人家墙壁边上，也难怪人家发起火来。”
“养鸡也是没办法的事情，一天到黑，剁鸡菜，买米糠，洗鸡笼，也够累的。”一个大姐说着养鸡的苦处。
另一个大姐说：“听说附近街坊的鸡被偷了。”大家问：“半夜鸡叫，把人吵醒了，怎么偷得走？”那个大姐说：“听说小偷把鸡装进麻包代，鸡见不到光也就不叫了。”
一个大姐叹了一口气：“唉！现在没什么好偷，只有偷鸡了！”
另一个大姐说：“话不能这样说，我们楼上那一家，在自由市场做小买卖，听说赚了一些钱，富起来了，给儿子买了一部单车，还没来得及上牌，当天半夜，老爷子上厕所，一看单车不见了。”
大家七嘴八舌：“还是我们好，没什么东西给人偷。”
“奇怪，楼梯口那部单车是二楼一个阿姨家的，据说是香港带回来的，还是英国‘莱利’原装，那才是‘坚嘢’，外表好像旧了一些，小偷不识货没有偷走。”
外面有人大喊：“路口小卖铺来了一车汽水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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几个大姐一听，也跟着大声喊起来：“快拿汽水瓶，到小卖铺买汽水！晚了就要排长队了！”
一个大姐说：“买不到汽水，还情有可原，想不到水果之乡，买不到水果，水果店没水果卖，卖起了蚊香，这就是怪了。”
另一个大姐说：“这有什么奇怪，那一家最大的四季飘香水果店，都卖起萝卜干来了。”
有个大姐有点激动：“我隔壁那个小兄弟，很想吃水果，到处都买不到，有一天见到四季飘香水果店来了一批水果，高兴地去排队买水果，人家告诉他这是柠檬，他以前没吃过这玩意儿，回到家里吃了好几个，到了晚上肚子疼得不得了，在床上滚来滚去，马上到医院急症，医生说酸过量胃炎住院治疗，你说这不是又可笑又气人。”
隔了一会儿，见有人挑着一担蜂窝煤经过，大姐问他：“有蜂窝煤卖吗？”那个人说：“有！排很长队！”
有个大姐说：“听人家说，有的地方已经烧煤气罐，用煤气，又方便，火又猛。”
几个大姐一听急了：“说这些有啥用，还有几张煤票没买，煤都快烧完了，快排队买煤去吧！”
一个大姐喊了起来：“啊！十一点半了，该回去煮饭了，别讲什么罐，什么气了，都是画饼充饥，煤炉要掏老半天，到时候火上不来，才真是气都气死你了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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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

电视机旁。几个大姐，围坐一起，看着电视，说说笑笑，聊着大天。
电视里播映，香港粤剧名伶白雪仙、任剑辉主演《帝女花》。一个大姐边看边唱，有板有调，似模似样。
一个大姐说：“看你粤剧迷，看电视也能过瘾，现在戏院经常有名家演出，买张票看看，该多好。”
大姐说：“谁不知道，现在票贵的出奇，有一次香港名家演出，最便宜的八十大元，已经卖完，买了一张前座，三百六十大元，进了戏院，前座坐的稀稀拉拉，票太贵了，没什么人看，演出刚开始，八十元的蜂拥而上，把三百六十座位填满。”
讲起看戏，话多了起来。
一个大姐说；“那时看一场戏，几毛钱，一两元钱，有戏必看，甚至门口退票，都要想方设法挤进去。那时候柴什么斯基的《天鹅湖》，都看了好几遍。就是《茶花女》、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，也就那么几元钱。轰动一时的《血海》、《卖花姑娘》，更是便宜。那个时代结束，来了一个什么冰上芭蕾《天鹅湖》，疯传场景、灯光、音响一流，北国风光，冰上舞蹈，一张票四百多元，忍痛买了几张，携家人前往观看，艺术一般，场景、灯光、音响，倒是花里花俏。”
“看电视，实在一点，明天电视播映白雪仙、任剑辉主演《唐伯虎点秋香》，还可以过把瘾。”大姐有点无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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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风扇，转来转去，摇个不停，凉风阵阵。
“你这台电视机有点旧了，还不换一台。”
“这台电视机，实在来得不容易，七十年代末，申请了好几年，获得回香港探亲机会，回来的时候，香港家人送给我这台彩电。”大姐解释了一番。
“当时花了多少钱？”
“连打税花了近五千港币，那时一百元港币兑换三十多元人民币，折人民币大概一千六百元左右，相当于当时两年多的工资。”
“现在家家都有‘彩电’，那时候整幢楼，别说‘彩电’，‘黑白’都罕见，只有你家里有一台九寸‘黑白’，遇到有什么重大新闻，挤到你的家里看电视，里三层，外三层，那个热闹劲。”
电话声响起。铃——铃——铃——

“哎！什么东西响？”大家你看我我看你。
一个大姐突然想起：“啊！是我的电话响。”大姐从书包里拿出一个水壶状的东西，对着电话，喂！喂！喂！ 喊了半天，听不见声音，边喊边走向门外，还从那“水壶”上拉出一条长长的辫子，又对着喊了一阵回到房间。
大家好奇地问：“那是什么东西？”大姐说：“我儿子说是什么‘二哥大’，那条长辫子是天线。我儿子上班忘记带了，我把它带着。”
一个大姐说：“我们隔壁那一家原来是教师，很穷，后头‘下海’开了一家小食店，卖起猪肠粉来，生意还挺红火的，听说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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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是个‘万元户’了，他也有一部‘二哥大’，每天拿着‘二哥大’在房间外面喊个不停，也是听不见声音。”
另一个大姐说：“那天市面首次开卖金首饰，那个老师的母亲提着一袋子钱，一大早赶到首饰店排队买金首饰，百元的钱不多，小面额的钱占大部分，售货员点了半天才点完。”
提起买黄金首饰，一个大姐气从一处来，颇为激动地说：“那个年代，破什么‘四旧’，只有银行收购金首饰，到了柜台边排队，轮到你把金首饰交给工作人员，只见他先在一块什么‘试金石’上磨几下，然后举起小锤子，一锤砸扁金首饰，左看右看，定出价码，收购价一克几十大元，那时害怕‘四旧’惹事，把首饰卖了，那是我母亲送给我的礼物，真是太可惜了！”
“我们楼上住着个老师，后头停薪留职‘下海’去了，到了一个新兴城市做起建材买卖生意，听说也‘发’了起来。”
大姐还没说完，另一个大姐抢着说：“这算什么！那天我听人家在谈论，说有的人弄到一些地皮，叫什么‘圈地’运动，盖起几幢大楼，搞几个什么楼盘小区之类的东西，一夜之间就‘爆’起来了，那才叫本事大！”
“最近听一些人议论，有的人买了一种什么什么‘原始’‘票’，也‘发’得不清不楚。”旁边一个大姐纠正说：“那叫‘原始股’‘股票’，他们还找我借身份证，说什么拿去登记买股票。”
另一个大姐大声地喊道：“还出了一个什么叫‘法人股’的什么票，传说转手就可以捞一笔，我家里那位也想‘发’它一把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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听人家鼓动也买了几个‘法人股’，奇怪用钱去买就是没见什么东西拿回来，后头我那位找经办的问‘发’了没有，经办的说不知道’，我那位说你是‘法人’怎么会不知道，经办生气的说我哪里是法人，谁是‘法人’我也不知道！财没发还憋了一肚子气。”
另一个大姐说：“有的人买了什么‘法人股’，只拿到一张名片大小的硬纸片，上面写着姓名、金额，到现在也不知道谁是法人。”
嘟！嘟！嘟！楼下传来一阵摩托车的声音，大家都喊起来：“你家的‘雅马哈’回来了！”一个大姐看看墙上的钟，从座位上跳了起来，喊了一声：“时间不早了，他们都回来了，该回去做饭了。”
另一个大姐说：“急什么，现在烧煤气罐，用电饭煲，电冰箱里有的是吃的东西，很快就可以煮好一餐饭，不像以前烧蜂窝煤那样麻烦了！”
（三）

客厅，几位大姐，叹着空调，围坐品茗。
一个大姐颇有感慨：“那时摇着一把葵扇宝贵得很，后头有了电风扇，现在用上了空调，真是比以前舒服多了。”
另一个大姐接着说：“我家那位先生，一看见我开空调，就开我的玩笑，说我以前拿着一把扇子，看着扇子上面写的‘清风徐来’四个大字，还得意得很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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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姐接着说：“后头觉得打扇子，既麻烦又不够风力，七十年代，买了一台电风扇，还是上海华生牌，那时是名牌货，个个见了都说风力够猛，用到现在，电镀还闪闪发亮，像新的一样。没过多久又觉得华生风力太猛，晚上睡觉风不够柔和，吹到身上不舒服，又买了鸿运扇，不到一年又说太热了，风扇实在顶不住了，只好每个房间装了分体空调，客厅装了大马力落地空调。”
一个大姐说：“在你家里打麻将最好，又安静，又凉爽，又有好茶喝。”
大姐说：“现在麻将友也难找了，会电脑的，玩电脑去了，有的旅游去了，有的拿着老人证，公交地铁，上上下下，转来转去，东逛西逛。”
“有个麻将友，花五百大元，逛到越南去了一趟。”
一个大姐说：“有个麻将友，原来是麻将积极分子，一大早就召集麻将友，准时开局，现在一大早，她背上大背包，读什么‘大学’去了，又学电脑，又学照相，又学书法，又学钢琴……光学费就几千大元……”
一个大姐插嘴：“最近那个麻将友家里，经常传出钢琴声，还弹得真有两下子……
话还没讲完，楼下，汽车声，喧闹声，响成一片。
大家都叫起来：“张姨嫁女，接新娘来了。
跑到阳台，往下看。小区里，花车一辆接一辆，一路排开。
大姐议论开了：“起码也有二十来辆车，够气派，我们那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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儿，够寒碜，现在年轻人真幸福。”
“前面那部，好像是老什么丝……”
“我听孙子说，那叫劳斯莱斯。”
“宝马、奔驰……”
“简直像车展。”
回到坐位，话题转到了车上面来。大姐们又唠叨开来。
“现在空调这么多，喷出来的热气，够你受了。一夜间，小汽车又跑出这么多来，散发出的热气，废气，让人喘不过气来。”
“你看小区里的车库，停满了车，到了晚上，路两旁也停满了车。”
“有一天，小区大门口，挂出‘车位已满’牌子，不让车辆进入小区，车主不满，在门口排起长长的车龙，后来出动了警察，路面才恢复畅顺。”
“没办法，现在大家袋子鼓起来了，有了钱，不是买房，就是买车。”
“我家那儿子小两口，住得好好，百多平方米，绰绰有余，哎！最近在郊区又买了一幢别墅，上下两层，带花园，买了一部‘别克’小车，跑市区上班，还说什么‘半小时生活圈’，叫做现代人生活，实际上，跑一个多小时能到，算是走运了。”
说到这里，大姐们越讲越来劲了。
“我们家那小孩，先是买了一部‘本田’1.6，开了一阵子，说是上高速太飘，跑长途不安全，又买了一部‘君威’2.5。最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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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说天天开车上班，不知不觉有点发胖，把‘本田’给卖了，挤公交，转地铁，上班去了！”
“我家那孩子，住在单位房改房，隔壁就是上班地方，看见人家买车，他也想买车，老婆反对，他还是买了一部叫做什么‘四环素’的小车，每月平均花销两千来块钱。”
“有的买了车，上下班用不着开车，中午或且傍晚，在小区，开着车，溜溜弯，过把车瘾，也算新鲜事。”
正讲到兴头，手机响了。
“喂！哪位？全线飘红？！太好了！”有点激动，停了一下：“如果走低，乘低吸纳，继续补仓。”大姐喜笑颜开，指点迷津。
其她几个大姐问“你讲的是什么？我们听不懂，搞得我们满头雾水，莫名其妙。”
大姐回答说：“买了一些股票，自己不太懂，叫朋友操盘，现在股市牛气冲天，还真是赚了一些。”
一个大姐说：“我隔壁一对老夫妇，吃完早餐就去证交所，很晚才回来，不管股票涨还是跌，我看他们都是笑呵呵的样子，听说有时赚，有时亏。”
旁边几个大姐说：“听人家说买基金十拿九稳，肯定有钱赚，就是赚不到钱，本还在那里，不知道是不是真的？”
有一个大姐说：“我没什么钱玩股票，也不敢玩股票，有一天一个同事拉着我去买基金，到了银行才发现好几个同事、邻居都在那里排队买基金。我没多少钱，只买了五千元，现在帐面上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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赚了一千来元。”
另一个大姐说：“我楼上一个老大妈买了两万，那天她说也赚了一两千。”
一个大姐说：“怪不得小区里大家见到面，不是像以前那样问‘吃饭了没有’，而是小声地问‘买基金了没有’？”
有个大姐不相信：“个个都说赚了，哪有那么多好事情！”
一个大姐说：“说的有道理，哪有那么容易，就像玩游戏，玩一玩就好，还是小心一点好，看好钱袋子。”
大家看看时间已经十一点多了，都说要回家煮饭去。一个大姐对大家喊道：“股市飘红，牛气冲天，我买的个股涨了不少，中午我请大家吃饭！”
大姐们叫起来：“‘富婆’请我们吃大餐，省得煮饭，太好了！”
出了电梯，走到楼门口。
大楼前，一部崭新的‘天籁’小车，停在那里。
一个靓女，走下车。和颜悦色，细声细气，向我们打招呼：“阿姨，你们去哪里？”
大家一看，邻居大妈的女儿。就说：“我们去酒店吃饭，找个乐，高兴高兴。”
靓女说：“我送你们去！”
大姐们，毫不客气，嘻嘻哈哈，有说有笑，上了小车，奔酒店去了。
    （注：网站刊发时间：2012年9月29日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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